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厘PJ本 『人中画址

第≡回

章峰蓮為憐才喬催粧 声芹畑誤干席題合電

詞日

誤､誤､誤,美愛美今何故?不是憐才康是妬｡

甜殺酸如酷｡一紙催粧曾賦,合電半篇無負｡

方識僅佐相愛慕,遊出尋常敷｡

話説呂翰林在戸家定了親,回到家輿司馬

玄実書道:｢兄真好福分,莫要説那人才美,小

弟只在他渓古軒輿無夢閣両虎坐了半 日,倭

発鯉現現欲仙｡｣司馬玄道:｢不過清潔而己｡｣

呂翰林道:｢呈滞清潔,就是一医,一聯皆有深

意,令人玩賞不義｡｣司馬玄聴了,清心親書､

快暢不題｡却説那劉言,仲通為何要見華森?

原来一十王翰林,也是華森的門生,,#二十七

歳｡因前妻死了,聞知華蘇女兄生得標致,心

下要撃他績絃周 劉言在華蘇門下走軌 故托

他求親｡這 日割言到華府,適値華寂在家,便

叫人請進相見｡劉吉先説些聞話,坐了一合方

説道:

｢貴門生王翰林新断了舷,聞知老大師令愛年

己及第,意欲借門購一膝,引入東床,故托晩生

来求,不識老大師台意允否?｣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第三回

章峰蓮為憐才巧催放 戸符煙誤干錆題合電

詞日

誤､誤､誤,美愛美今何故?不是憐才席是妬｡

甜殺酸如空乱 一紙催放曾賦,合鷲半篇無負｡

方識慢性相愛慕,追出尋常数｡右調謁金門

呂翰林在戸家定了親,m]到表替司馬玄賀

喜説:｢体真好福分,莫要説那個人的才美,戟

在他那渓古軒替無夢閣両虎坐了半天,好不

快活｡｣司馬玄説:｢不過是乾浄就是了｡有什

広好虞｡｣呂翰林説:｢不精是乾浮,就是那牌

置封聯都有意思的｡｣司馬玄析了,満心歓喜､

快活｡不遇,再講那劉言,休講為什広要見華

蘇?原来一個王翰林,也是華掛的門生,練有

二十七歳｡因他前頭的老婆死了,折得華寂的

女児生得標致,心裡頭要撃他来倣填房,因劉

言在華蘇家裡走軌 故此托他来求親｡這一天

劉言到華寂衝門,筆耕在家,就叫人請進来相

見｡劉言先前説些閑話,坐7-合銀説道:

｢責門生王翰林,他老婆凍死｡廉見老大師的

女児年紀長成｡托我来求親｡不知道老大師的

意思,肯不青眼?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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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刊本 『人中画』

華蘇道:｢這事最好,但小女去歳呂近思作伐,

己許了笥中司馬玄｡｣劉言道:｢可就是四川摸

首,現寓在呂翰林家住的磨?｣

華蘇道:｢正是他｡｣劃言突通:｢若説是他,這就

是老大師不允,侶此推托｡｣筆耕道:｢走情,何

鳥推托?｣劉言道:｢司馬玄,晩生今見他己托

人為煤,別定親了｡若果占老大師門楯,呈有

別定之理?｣

華轍笑道:｢只相見打聴差了,那有別定之埋り

劉言道:｢是晩生親眼看見,忘敢老大師面前

説読｡｣華療嬰色道:｢兄可知定的是那家康?｣

劉言道:｢這却不知,晩生今 日也是無心中看

見,不曾問的｡｣華森道:｢托誰人為媒,也該暁

得｡｣劉言道:｢為媒不是別人,就是呂老師｡｣

華森想一想道:｢難道他両虎撮合?｣

劉言道:｢這不難,晩生方練在城南撞見他,読

往柳塘去,此時尚恐未回｡老大師只消差入在

城門前一訪便知｡｣

華鰍道:｢既如此,兄且回去,等我訪明白再

議｡｣劃言鷹諾出来不題｡

華蘇就叫的嘗家人去打聴｡只打壊到晩,方来

回復道: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筆耕説:｢這個事最好,我女児旧年呂近思曽

我女児倣媒了,許絵萄中司馬玄了｡｣劉言説:

｢可就是那四川鮮元,如今在呂翰林家住的

皮?｣華叙説:｢正是他｡｣劉言咲説:｢若説是他,

就是老大師不肯了,故意把他来推托｡｣筆耕

読:｢這是真的.那裡有推托嘱?｣割言説:｢司

馬玄我今日見他托人倣媒,在別鹿足了親｡若

是果然在老大師鹿足了親,那有別鹿又定的

道理?｣華蘇実説:｢伯仲打折差了,那有別虚

再定的道理｡｣劉言説:｢是我親眼看兄的｡忘

散在老大師面前説試｡｣華蘇変臆説:｢体暁得

定的是邦家?｣劉言説:｢這到不暁得,我今 日

也是無心看兄的,没有間個責的｡｣華轍説:

｢托誰人倣媒,也該暁得｡｣劉言説:｢倣媒不是

別人｡就是呂老師｡｣華寂想-想説:｢難道他

両虎都倣親不成広?｣劃言説:｢這個不難,戟

方綾在城南撞見他,説往柳塘去,這個時候恐

伯運没有周来｡老大師只消差個人在城門ロ

ー訪｡就暁得了｡｣華療説:｢既是這様的,体且

m]去,等我訪個明白再来商議｡｣劉言苦慮是

出来了｡華轍就叫的富家人去打折｡打折到黒,

練来P]葎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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昼型本 『人中画』

｢呂爺果然輿司馬相公到甚磨紅菟村戸家去

定親,値等到此時方定7回来｡｣筆耕間道:

｢這声家是郷巨磨?｣家人道:｢不是郷車,説是

種田的人家｡｣華親心下想道:｢這事甚奇,戟

堂堂相府,難道不如一十田家?我千金小娘,

到不知一十村姑?他薦何細部桃而尋苦李?若

説司馬中子顛狂,難道呂近思也不知事鯉?｣

又吟附家人道:｢体明日伯偶到紅菟村,細訪

戸家女見有甚好虚,幾時倣親,遠来報我｡｣

家人領命,到紅菟村訪7-日,回来報知華寂

道:

｢這声家老子走去種田｡這↑女子捷有十七歳,

-村人十↑都道標致無比運不打繋,説他的

才美聴明,構体甚人也徹他不過｡故此呂老爺

膏司馬相公定了,倣親運没日子,不曾説起｡｣

華厳道:

｢一十郷村女子,誰人教他?便這等多才!｣家

人道:｢他郷裡博説是書初李閣下老爺教的｡｣

華敷想道:｢李閣下定是李九我了,他敷年前

曾在城南,使命許久這話不為無嫌,這女子定

有可親｡但我女見下筆有神,揮喜入聖,我白

鳥富今無二,忘鹿又有此女?｣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｢呂老爺果然曹司馬相公到甚広紅菟村戸家

去定親,値等到這個時候練得m]来｡｣華森問

説:｢這デ家是倣官人広?｣家人説:｢不是倣官

人家,是個種田人家｡｣華巌心裡頭想説:｢這

也奇怪,我堂堂宰相人家,難道都不知一個種

田人家?我千金小娘,到不如一個村壇婆?他

忘広様的又曹他倣親呪?不要講司馬玄邦人

顛狂,難道呂近思也不暁得事膿広?｣又吻附

家人説:｢件明日伯偶的到紅菟村去,細細訪

那戸家的女児有甚広好虚,幾時倣親,快快来

告訟我.｣家人領命,去到紅菟村訪了一天,

m]来告訟華叙説:｢這声家的老頭子是個種田

的人｡這個女子親有十七歳｡-村的人個個都

講他標徴得狼,這還不打繋,説他的才筆聴明,

随体甚広人也敵他不過｡故此呂老爺膏司馬

相公定了,倣親遠没有日子｡不曾説起｡｣華叙

説:｢一個郷村女子,誰人教他?就這等多才｡｣

家人説:｢他郷裡大家説是富年季閣下老爺教

的｡｣華轍想説:｢李閣下定是李九我了,他幾

年前閑暇在城南,這話是真的了,這女子一定

生得好,才筆不消説了｡我女児下筆如神,戟

講没有人比得他了,忘広又有這個女児広?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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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刊本 『人中lHn:』

因額放家人出去,就走到小姐房中来,鵜前事

細細輿小娘説了一遍,道:｢呂珂輿司馬玄這

等可悪,志度不興我説明,責去定親!J小娘道:

｢此女果然十分才美,便怪他不得｡但不知此

女果是何如,忘能得接他一見,輿他較一較才

筆,若異才高,該見便甘心了｡悩是虚名,又菖

別論｡｣華森道:｢如何好去接他?就是去接,他

如何肯来?除非借些事端,叫地方官車乗｡｣小

姐道:｢鬼女や才,風雅之事,若以勢加,便堕悪

道｡｣

華轍思想了半的,忽然有情,自笑道丁該見不

須心焦｡｣就低封小娘道:｢須如此如此,這般

這般,遊戯一切,使他認真不得,認偲不得｡｣説

罷,就走出来,叫幾↑心腹家人,男揮一介吉 日

偲充呂衝輿司馬玄家人,備一幅厚遭,送到声

秦,約定某 日准要倣親｡ダー老官老責人,那裡

看得出真傾,満口鷹承｡

到了正目,絶早就打韓花積､鼓楽､燈龍､火

把去迎撃｡若説是小人家仮充郷盲,便踊嗣促

促要露出馬脚｡一十宰相家行事,比翰林更冠

鼻声整,無一人疑心是侭｡

軽率抄本 『人中画』

叫家人休出去,就走到小娘戻裡頭来,把前頭

事情細細替小娘説 了一遍,読:｢呂村営司馬

玄両個人這等可悪,忘広不曽我説明,責敢去

定親｡｣小娘説:｢這個女子果然十分才美,戟

怪他不得｡不暁得這女子是忘広様的,舎接他

来一看,膏他比比才筆,若是他才高,該児就甘

葱了｡若是虚名,再膏他議論｡｣華蘇説:｢忘広

様去接他?就是去接他,忘広肯来堀?除非借

些事故,叫地方官辛来｡｣小娘説:｢児女比才,

是個好事,忘広把勢去壁他,這就不是了｡｣

華轍思想7-台,忽然心裡頭想到,自家咲説:

｢該児不清心焦｡｣就封小娘低低説道:｢這様

的這様的,使他認真不得,認慣不得｡｣説完,戟

走出来,叫幾個心腹的家人,棟一個好 日子侶

充倣呂何,司馬玄家人,傾一副厚護,送到デ家,

約定某 日定要倣親｡デ家老頭子老貴人,那裡

看得出個真仮,溝口鷹承｡

到了那一天,絶早就打沓華席､鼓手､打寵､

火把去接親｡若説是小人家慣充郷昏人家,戟

航航促促,露出馬脚 了｡一個宰相家行事,比

翰林更冠晃葬整,故此没有一個人疑心是偶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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昼型杢_『人中画』

声老官老夫婦者見開岡熱熱,清心親書,只

待黄昏,就要打故女見上清｡声存畑終是有心

女子,便間道:｢呂老爺来7度?｣有人回説道:

｢呂老爺朝中有事,不得工夫来｡｣声~符畑又間

道:｢司馬相公衆7度?｣又有人回説道:｢司馬

相公也不曾来｡｣声一存畑道:｢呂老爺媒人,既

朝中公務,不束也運罷得,親迎自是古遭,志度

他也不束?｣叫父親又間,家人回道:

｢司馬相公説他四川風俗不行親迎之遭,故只

在街中恭候｡｣戸老官回狂女鬼,戸芹姻又封

父親道:｢体可快輿他説,親迎之護,他四川不

行,我京師是必要行的｡如新郎不束親迎,戟

断断不肯上清｡｣

デ老官又輿家人説知,家人道:｢要相公自乗

也是小事,但路遠日子短,往回三四十里,再着

人回去,近来呈不快了良時!真若従便些罷｡｣

戸家老官又輿女鬼説,ダ存畑定然不肯｡家人

無法,只得叫人飛馬進城,報知華蘇｡

華蘇想了半的,無計可施,只得進内典女見商

議道:｢事己九分妥了,只少一人親迎,此女又

堅執要行此事,急忙中又無一人可代,為之奈

何?｣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デ家老頭子老夫婦看見開開熱熱,清心歓喜,

只等黄昏,就要打鞍女児上軌 声符煙線是右

心的女子,就問説丁呂老爺来了広?｣有人m]

説道:｢呂老爺朝中有事,不得工夫来｡｣戸符

煙又間説:｢司馬相公来了広?｣又有人m]説道

｢司馬相公也没有来｡｣ダー符煙説:｢呂老爺媒

人,既朝中有公事,不得来也運罷了,親迎是個

古遭,忘広他也不来qF;?｣叫父親又間,家人脚

説:｢司馬相公説他四川的風俗没有親迎的謹,

故此只在衝裡等候｡｣デー家老頭子m]復女児｡

声芹煙又封父親説:｢体快出去膏他説,親迎

的護,他四川没有行,我京裡是要行的｡如新

郎不来親迎,我断断不肯上積｡｣

デ家老頭子又替家人説:｢那家人図説要相公

自来也是小事,線是路遠,日子又短,往図三四

十里,再看人m]去,定数釆豊不俣7時辰｡不

如従便些罷｡｣ダー家老頭子又膏女児説,デ符

煙定然不肯.家人没有法,只得叫人飛馬進城,

告訟華薮｡華森想了一合,没奈他何,只得進

裡頭去曹女児商議説:｢事情有九分妥了,逮

少一個人去親迎,這個女児定要行這個護数,

如今緊急又没有一個人替得忘生是好?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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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刊本 『人中画』

小娘也況吟道:｢除非核見改了男粧,仮充司

馬玄坐在培中不出来,他如何得知?｣華寂聴

了突通:｢這也妙,素性遊戯一切,到也是千古

駒事｡仰快改換,我打鮎清子伺候｡｣不多時,

小姐果然頭巾員領,扮倣書生模様,又披紅播

花,十分風流｡華鰍看了款喜,鵜積抽入府中

上7,分付家人擁護而去｡急急起到紅菟村,

日己平西｡村中人間知新郎来7,都園着清子

事着,看見新郎年少清俊,便乱紛紛侍説新郎

標致,就如美人一般,輿戸家姑娘真是天生一

封｡家人見新郎未了,恐伯漏池風撃,忙催新

人上清｡声老官見家人等7-日,不過意,催

女見上清｡戸符姻道:｢且使,新郎才子,催粧不

可無詩!就叫取筆硯,錦釜,到帝中去索｡声老

官也没奈何,只得鵜筆硯､錦葺叫家人侍去｡

小娘在積中暗突通:｢早是我来,若叫他人来,

却不又要出醜?｣因提筆窯道:

菟村不是渓渓頭, 粛鼓喧喧認好述｡

無夢間中今夜夢, 鴛兼飛上小河洲｡

小娘題罷,付輿家人侍去｡声符姻看了,帖在

壁上 十分酔心道: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小娘也思量一合説:｢除非核児改了女扮男粧,

侶倣司馬玄坐在璃裡頭不出来,他那裡舎暁

得?｣華蘇祈了咲説:｢這也妙,体快改換｡我打

鮎靖子伺候｡｣没有多久,小娘果然頭巾員領,

扮倣書生的模様,又披紅挿花,十分風流｡華

寂看了歓喜,婿靖子擾進府裡頭上了瑞,吻附

家人好生伺候去｡急急建到紅菟村,目頭落西

了｡村裡的人喪見新郎来了,都園着清子在那

裡看,看見新郎年少生得好,就乱紛粉的説新

郎標徹,就像美人一様,青戸家姑娘真真是天

生一封的.夫妻家人見有新郎来了,恐伯池漏

風聾,忙催新人上帝｡戸家老頭子見衆人等7

-天,不過意,催女児上清｡戸符煙説:｢且使,

新郎才子,催粧不可没有詩｡就叫舎筆硯集紙,

到輯裡頭去要詩叫家人幸去｡小娘在薦裡頭,

暗暗咲説:｢幸是我来,若叫別人来,就露出馬

脚了?｣就提起筆来駕説:

菟村不是渓渓頭, 帯鼓喧喧認好迷｡

無夢間中今夜夢, 箕兼飛上小河洲｡

小姐題完,付給家人侍去｡デ符煙看7,貼在

壁上,十分稀賀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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｢新郎才美如此,我戸存姻得所了｡｣便拝別父

守,欣然上清｡一路鼓紫喧天,好不開熱｡村中

親暮要送,都伸手縮脚不敢来,轟説道:｢待倣

親後,再慢性去探望罷｡｣

却説華薮恐伯聖到府中,人知不便,就在城

外借十大宅子,便帝了許多侍女収拾臣卜房,備

酒,自家也到宅中等候｡只説路遠,恐伯城門

早開,侯了良辰,故移在此｡果然路遠,蓄積到

時,己是起更時候了｡迎到豊中,同拝天地｡

国是客寓,公姑在家,無堂可拝,只封拝了,戟

送入洞房｡華親族在後堂,打額散了衆執事人

役,就叫侍女刑送酒到後房中合鷲｡待女撮下

酒,即牌新人方巾持去,請新郎輿他封面而

坐｡華小娘仔細一看,見他眉似遠山,眼横秋

水,宛然仙子臨凡,心下早有百分親愛｡戸存

畑鵜新□□ロー看,見他芙蓉両脇,柳葉隻眉,

満身光艶,飛舞不定,心下暗想道:｢我道他才

人縦美,不過英挺風流,誰知柔娼芳香,轄勝於

戟,叫我何以為顔?｣衆侍女逆上酒来,二人徴

飲了淑杯,華中娘心下想道:｢外オ美臭,内才

不知何如,此時不考他一考,更待何時?｣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｢新郎才美這様好,我戸符煙得所了｡｣就拝別

父母,歓喜上培｡-路程鼓喧天,好不開熱,村

裡頭親春要送,都伸手鍋脚不敢来,大家説道:

｢等倣親後7,慢慢去望他罷｡｣

再説華寂恐伯聖到府裡頭来,人知道不便,

就在城外借個大房子,就帝了好多､｢頭収拾

臥戻伯酒,自家也到房裡頭等候｡只説路遠,

恐伯城門早関,俣7時辰,移在這裡｡果然路

逮,靖子到時,己是起更時候｡迎到堂中,同拝

天地｡因是租的房子,公公婆婆在家,没有堂

拝,只他雨個人封拝了,就逆進房裡頭｡華最

妹在後堂｡打尊敬了,就叫Y頭イil送酒到後房

裡頭喫交盃酒｡Y頭擢下酒,就把新人方巾掲

去,請新郎替他封面坐着｡華中姐仔細一看,

見他標徴得根,心裡頭就有百分愛他｡ダー符煙

把新郎愉眼也一看,見他的容貌脱色,真真可

壁,心裡頭暗想説:｢我講他満生得好,不過風

流就是了,那裡暁得他更好過我.叫我忘広様

虚眠?｣衆Y頭逆上酒来,二人軽軽喫了幾杯,

華中姐心裡頭想説:｢外才到好,内才不知忘

広様的?如今不考他一考,運等何時?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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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飲7-,二杯,便帝笑説道:｢催粧小味,不惜

抱噺,今遊天之幸,既己百両迎来,而鼓鍾在御,

琴蒙高張,新人才美久著香関,呈可不留佳句

以烏合鷲之柴?｣便叫侍鬼鵜筆硯,花豊送在

新人席上 声符畑不好回答,惟低頭作□鵜歓

迎之態｡華中姐見他含蓋,因又説道:｢矯蓋難

関秀之常,而才女往往略之｡今夕何夕,幸款

然賜教!声符姻心下想道:｢女子以顔色為勝,

我顔色未必勝他,他殿巌索味,我再不磨承,倭

鳥他所軽了｡国展開花葺,取筆題詩一首道:

花也新骨癌也新 如何合電 索詩頻?

自憐村女非才子 書嫁郎君似美人｡

デ符姻窯罷,便放下筆,也不出一語,只献献低

頭而坐｡華中姐看見地不備思索,心己先軌

及詩完,起身□来一看,見字字香艶,不発清心

翰服｡又見無意中道破他的行渡,不禁失笑道:

｢姐姐美如斯,才又如斯,我小妹従不服人,令

井下風臭り

声拝姻聴見解呼｢姐姐妹妹｣,駕訪不知何意,

不住愉晴鵜華中姐細看｡

華小娘見他愉看,一単突通:｢姫姫不消音得,

体認我是何人?｣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又喫了両杯,就帝咲説道:｢催粧的住吉狼不

堰,如今敢求倣個交杯之句｡

送就叫＼｢頭把筆硯花紙,在新人席上,デ符煙

不好m]苔,寡低頭倣半推半就的意思｡

華小娘見他含蓋,又説道:｢今晩良辰任期,求

教求教｡｣声存燈心裡頭想説:｢女人以顔色為

勝,我顔色不如他,他這様叫我倣詩,我再不磨

承,他就看軽我了｡就展開花紙,幸筆題詩一

首説:

花 也新今 燭 也新 如今合 篭 素話頻?

自憐村女非才子 喜嫁郎君似美人｡

戸符煙需完,就放下筆来,也不講一旬話,黙獣

的低頭坐着｡華小娘見着他不用思量,就有些

愛他了,到他詩倣完了,起身舎来一看,見字字

都有意思｡不発清心敬服｡又見他無意之中講

破他的機関不発就咲説:｢姐姐人又好,才又

好,我小妹従不肯服人,今 日看体這首詩,敬服

敬服｡｣声一存煙折見解呼｢姐姐妹妹｣,心裡頭

一想,不暁得是什広意思,眼晴不住的把華中

姐細看｡華中姐見他愉看,一額咲説:｢姐姐不

消看,休認我是什広人｣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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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存梱愈加蕪訪,因低低間侍見通:｢難道不

是司馬?｣侍鬼含笑不答｡華小娘道:｢姐姐認

我作司馬,誰知我不是司馬,到達是文君｡｣国

立起身叫侍見牌巾衣脱去,仇露出紅顔緑□

道:｢我被這行頭苦7-日｡｣声芹畑見新郎是

十女子,心下大賞,想道:｢他既不是司馬玄,戟

此来堕人術中臭,必無好意り

心中如此想,不発顔色襲異｡華中姐看見,知

他心慌,因実説道:

｢姐姐不須着忙,小妹好久慕姐姐才高,故相

接一合,並無悪意｡｣声符姻猶)TL吟不語｡華小

娘道:｢姐姐不必過疑,体育我-十柔弱女子,

呈可有禍於人音?｣声存畑想道:｢他若是↑男

千,便須防他,他一十女子,伯他意的?｣方鎌足

了心,改容説道:｢小妹郷野符叙,不知姐姐為

何誘小妹到此唯?｣華中姐道:｢姐姫認我是

誰?｣声符姻道:｢如何認得?｣華小娘道:｢小妹

責説了罷｡小妹姓華,家父現任春卿,妨事東

闇｡｣

デ存畑道:｢這等,是華中姐了｡以大師貴女,

無端而忽及鹿妻,尤所未解｡｣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声芹煙越費伯起来,低低的間Y頭説:｢難道

不是司馬玄?｣､｢頭線是咲也不答鷹｡華小娘

説:｢姐姐認我倣司馬,那裡暁得我不是司馬,

是個女人｡就叫姑起身叫Y頭把巾衣脱去,露

出女人的本相来説:｢我穿了這些行頭苦了一

天｡声符煙見新郎是個女子,心裡頭大伯,盟

説:｢他既然不是司馬玄,我来這裡不是落他

圏套了,定然没有好意｡｣心裡頭這様想｡不発

臆上変起来｡華小娘看見,暁得他心慌,就咲

説道丁姐姐不要着忙,小妹好久思想姐姐商

才,今日接来一合,並没有一個悪意｡｣声~符煙

還不倣声｡華小娘説:｢姐姐不消疑心,体看我

一個女子,那有害人的眠?｣デ符煙想説:｢他

若是一個男子,就要防傾他,他是一個女子,伯

他倣什広?｣心上練定,特過臆説道:｢小妹郷

下的人,不暁得姐姐為什広縁故編小妹到這

裡来眠?｣華中姐説:｢小妹説姐姐認得我是

誰?｣デ符煙説:｢忘広認得?｣華小娘説:｢小妹

責説給体折罷｡小妹姓華,我老子現任青郷,

在東閣桝事｡｣戸芹煙説:｢這様是華大師的小

娘了｡休是貴人,忘広倣這様的,我責不暁

得｡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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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小娘道:｢有↑縁故｡｣声符姻道:｢有甚縁故,

乞小娘説明,免我心下狐疑｡｣華中姐道:｢不

晴姐姐説,我小妹在閏中略識幾字,家父過於

溺愛,以鳥富今無二,不肯軽字典人｡去歳因

司馬玄二首秦詩相合,家父道他有才,又因他

詩話来求,就許了他,只待暮聞得意,便可結

親｡不期前日有人侍説,司馬玄久慕姐姐才美,

又定7姐姐｡家父不信天下更有多才女子勝

如小妹者,心下不急,故作此遊戯,迎請姐姐到

此,叫小妹細細領教｡偶是虚名,便可致隷司

馬｡不想姐娘水心玉骨,而聴薯敏捷,非我小

妹塵凡下質所能幾寓分之-｡司馬玄之姻甘

譲姐娘,不敢再生痴想臭｡｣

戸符姻聴了又柴又書道:｢原衆知此.我就疑

司馬男子,蔦有如此美貌,使人抱悦多時｡小

娘既非司馬,鳥何催粧佳昧又捷司馬之長?戟

再不料紫閣嬬生,金閏療養,又有仙才有如小

娘者｡我声符畑錐長蓮茅,走去心空一世,目

無王侯今見小娘,方知山川秀晃不濁鍾千一

人,白梅栃桟之妄｡今 日君子有人,淑女右 目,

況貴貴親親,自可弘開唯之雅化,騰妾村芳,自

害退守田家刑布｡小娘到如此反説り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華小娘説:｢有個縁故.｣声~芹煙説:｢有甚広縁

故,求小娘講明,免得我心裡頭可疑｡｣華小娘

説:｢不晴姐姐説,我小妹在家畳畳認得幾個

辛,我老子愛我説,富今的入浸有一個比得我,

不肯軽易許給人｡旧年因司馬玄一首祝秦的

詩相合｡我老子説｡他有才｡又因他来求就許

了他,只等他合試中了,就膏他結親｡不想前

日有人侍説,司馬玄愛姐姐的才美,又定了姐

姐｡我老子不信天下那裡運有多才的女子好

過我女児的不成,心裡頭不悉,故此倣這個圏

至,請姐姐到這裡,叫小妹細細領教｡若是虚

名,就要語詞司馬玄｡不想姐担倣人聴明,我

小妹愚丑,寓分不及｡司馬玄之親,甘悉譲絵

姐姐,我不敵痴想｡｣デ符煙折7又伯又喜説:

｢原来是這枝｡我就是疑司馬玄是個男子,那

有這様生得好,使得我都姑不住｡小娘体既不

是司馬玄,為何催柾的詩又有司馬玄之才鴨?

我再不想閏女,有像小娘之才｡我デ符煙難是

郷下女子,其責天下有才的人也不在眼裡,如

今見小娘,終暁得才筆不可自家抱負｡我従今

以後再不敢 自誇.情悉譲給小娘為何到這様

説呪?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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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小娘道:｢姐姐不必虚謙,妹子是真心服

善｡｣声符姻道:｢鹿妻表中姐推誠,小娘推誠,

忘敢浮言?｣華小娘道:｢惟美愛美,惟才憐才｡

姐姐輿小妹諒有同心,今難遊戯,天連作線,何

不借此花燭結為姉妹,異日相逐干飛,呈非英

皇再見耶｡｣声存姻道:｢小娘高論,殊足快心,

但恐購妾墳填,不堪追随｡｣

華小娘見話己投機,清心改善,就在燈下重

硫雲責,再整閏粧,輿声符姻並坐,真是一隻仙

子｡華中姐又叫鮎起明燭,焚起好香,要輿デ

再婚結盟｡各閏年紀,倶是十七歳,華小娘只

大半月,叙定為姐｡二人封拝了四拝,起来十

十親書｡華中姐道:｢我m既為姉妹,父親鷹該

請見｡逐日未見父親,牌前事細細説了一遍｡

又鵜合電詩送輿父親看,道:｢這戸芹姻才美

倶在該克之上,走去軽他不得｡該見己輿他結

鳥姉妹,父親不妨一見｡｣華叙述鵜合鷲詩細

香,看到尾一旬大笑道:

｢他就疑体是美人,此女不濁才高,這隻眼

亦可謂俊等臭,体輿他結為姉妹不差｡因同女

見走進房来,声存畑請華轍上坐,端端拝了四

拝｡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華小娘説:｢姐姐不必過謙,小妹是真心服善

的｡｣戸芹煙説:｢我寮小娘撞愛不敢乱説｣華

小娘説:｢善善悪悪人之同心｡今 日難是玩要,

也是個縁法,何不借這個花燭,育休結倣姐妹,

後来雨個人嫁絵他,也不幸負我m 了｡｣デ符

煙説:｢小娘講得是,只是我没軌 不堪奉陪｡｣

華中姐見話講得投機,清心歓喜,就在灯下

収拾頭臆,青戸符煙西舞鶴着,真真是一封仙

子一様｡華小娘又叫鮎起大境,焼起好香,要

背戸符煙結拝｡各人間多少年紀,都是十七歳,

華小娘只大他半個月,叫倣姐姐B両個人封拝

了四拝起来,大家歓喜｡華小娘説:｢我イ門既倣

姉妹,老子康該請見｡自家来見老子,把前頭

的事細細説了一遍｡又把交杯的詩送給老子

育,説:｢這戸符煙的才美都好過核児,賓責不

可軽便他｡核児替他結倣姉妹,老子不妨見他

一見｡｣華轍把交杯的詩細細的看,看到尾一

旬,大咲説:｢他就疑体是個美人,這個女児不

濁他才高,這両個眼晴真真認得東西,称賛他

結倣姉妹也不差｡就同女児走進房来,デ芹煙

請華厳上端端端正正井了四拝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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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耕燈下又見戸再婚嫁好如玉,翠止端詳,級

不似小泉行程,十分親書,正好輿該見作封｡

華小娘道:｢妹妹既己迎来,決無送回之理｡還

是通知父母,運是交付新郎?｣華森道:｢只此

交付新郎,也発容易,通知父母,定漏池風聾｡

莫若且克醸府中,待他尋寛慌張,也可洩我撃

而不告之束,況春闇在遭,偶得志龍門,那時我

自有虚｡｣大家都笑,以為有理｡到次 月,伯伯

搬E]府中｡華薮分付家人醸晴,不許多噴,故

無一人知道｡

且不説雨小娘回府,日日較詩論文,親愛玩

要｡却説戸老官目送了女見出門,到了三朝七

日,要貫遭来看看,却又自悦罪薄,伯蓋不敢

来｡央及張老兄道:｢体只作責花,可曽我到呂

衝去看看我女見好磨?｣

侶遇巧,体説我要貫幾十全鬼来看看,不妨

磨?｣張老見通:｢使得｡使得!我明日就育休

去.｣

到次日,果挑了一担花見,責到呂衝門来賓,

剛剛撞着司馬玄送客出来｡客去了,司馬玄看

見張老兄就鮎鮎頭,叫他到面前説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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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轍燈下又見声符煙行動挙止,不像個中家

的行程,十分歓喜,正好輿該児倣封｡華小娘

説:｢妹妹既然迎来,断没有空m]的道理｡遺是

通知他父母,運是交付絵新郎?｣草薮説:｢就

這裡交付給新郎,也里容易,通知他父母定池

漏了機関｡不知尭在我m家裡,等他去尋出出

我的気｡如今舎試的 日子近 了,他若是中7,

那時候我自有道理.｣大家都咲起来,説有理｡

到第二天,偶偶的搬固家来.華敷吟附家人,

不許多噴,故此没有一個人知道.

且不説両個小娘同家,天天倣詩論文,親愛

玩要｡如今再説那戸老頭子従送了女児出門,

到了三朝七 日,要貫些遭物釆看看,又恐伯護

薄,伯蓋不敵来｡来央托張老頭子説:｢体只倣

責花,曹我到昌泰街門去看看我女児好広?｣

遇巧的時候｡体説我要貫幾皇子来看看不妨

皮?｣張老頭子説:｢使得｡使得!我明日就育休

去｡｣

到第二天,挑7-担花,到昌泰衝門来賓,剛

剛撞着司馬玄送客出来｡客去了,司馬玄看見

張老頭子就鮎鮎頭,叫他到面前来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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｢体前日隔壁那窯扇子的戸姑娘,是我定他鳥

親了,体可知適度?｣張老兄笑喧嘩説道:｢相

公原来不老走,這段姻線難説是呂老爺為煤,

運是我花老兄説起的｡相公今日己聖了来家,

不叫我吃書酒,到還要説這反開門的話見境

我｡｣司馬玄道:｢彪是戯体,書酒自然相請!那

曾襲来?不要取笑｡且問体,戸姑娘近 日在家

好度?｣張老兄道:｢相公不要晴我,我不是来

討酒吃,我是早老官央我来看看姑娘｡他説前

日三朝七 日要買遭来,恐伯郷下人没甚好東

西送来,恐惹呂老爺笑話,故叫我今 日只作責

花,来探聞一撃｡｣司馬玄見張老兄説話像十

真的,固着鴬道:｢這話是真度?｣張老兄突通:｢

燈龍､火把､鼓楽､人夫在村中岡7-日,那十

不知道?相公親自給輯来撃的,反問我真也不

真｡｣司馬玄道:｢是幾時?｣張老兄道:｢前月

十三日聖束的｡｣司馬玄聴見説得言言有嫌,

蕉7一身冷汗,忙祉了花老兄到廉上乗,就叫

人請呂老爺出来｡呂河出衆道:｢書見何事這

等耗慌?｣司馬玄道:｢不好了!｣

指着花老兄道:｢他説声符畑前月十三我m聖

未了｡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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｢体前日隔壁那窯扇的戸姑娘､是我定他倣親

了,体暁得広?｣張老頭子咲喧嘩的説道:｢相

公原来不老責,這段因績難説是呂老爺倣煤,

遠是我説起的.相公今日都聖了来家,不叫我

吃書酒也罷,遠来嘆我｡司馬玄説:｢彪是戯体,

喜酒自然要請体｡那裡有畢来?体不要取咲｡

我且間体,戸姑娘近来在家好広?張老頭子説

｢相公不要編我,我不是来討酒吃,我是戸老

頭子央我来者看姑娘的｡他説前日三朝七日

要買東西来,恐伯郷下人没有甚広好東西送

莱,恐伯呂老爺咲他,故此叫我今 日只倣責花

莱,間候一撃｡｣司馬玄見張老頭子説話像個

真的,就着驚説:｢這話是真的広?｣張老頭子

咲説:｢灯龍､火把､壌鼓喧天,村裡頭開7一

天,那個不知道?相公親自社積来聖,遠来問

我真不真｡｣司馬玄説:｢是幾時?｣張老頭子

説:｢是前月十三日聖采的｡｣司馬玄折見説得

句句都有愚嬢｡鴬了一身冷汗｡忙忙祉張老頭

子到廉上兼｡就叫人請呂老爺出来｡呂珂出来

読:｢体倣什広事這等慌張?｣司馬玄説:｢不好

了｡｣指着張老頭子説:｢他説戸符煙前月十三

我m撃釆了｡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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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村道:｢那有此事｡莫非戸表別有縁故,鵜女

見漉過,故説此話?｣張老兄看見二人鴬訪,方

知真不曾聖,也着起忙来,道:

｢那日幾百人聖進城来,晴得那一十?難道呂

珂老爺輿司馬相公就没有一十人音見?｣那呂

村道:｢這 日志度不待我媒入来,就軽易嫁女

出門?｣張老道,説:｢老爺朝中有事｡老爺難不

曾来,司馬相公却是衆的｡｣司馬玄道:｢這話

我只是不信,我須親到紅菟村一訪便知｡｣張

老兄道:｢相公若不信,就同我去｡｣

呂河道:｢今日遅了,明日去罷｡｣司馬玄那裡

等得,立叫家人轡馬｡連飯也不吃,就上馬要

行｡張老兄遠要責花,司馬玄催得慌,就鵜花

担鬼寄在呂衝,空身服着司馬玄走｡

回来先到声家報知此事,慌的雨十老夫婦

只是巽｡随後司馬玄下馬,四下訪問,衆ロー

詞｡司馬玄見是真,便載倣一国,半歩也走不

動｡不一時,村中知道此事,以為奇聞,都到声

家来看｡戸老官請司馬玄到家,説道:｢相公前

日親日坐在輯中,忘生頼得?｣

司馬玄道:｢我何曾来?定被他人個了｡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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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何説:｢那有這個事｡恐佃戸表別有線故,把

女児克過,終説這個話広?｣張老頭子看見他

両個人慌張,練暁得真真没有里,也着起忙来

説:｢那天幾百人聖進城来,賄得那一個?難道

呂老爺膏司馬相公｡都没有一個人看見広?｣

呂何問説:｢那天恵広不等我媒入来嘱,就軽

易把女児嫁出門?｣張老頭子説:｢他説老爺朝

中有事｡老爺錐没有来,司馬相公是采的｡｣司

馬玄説:｢這個話我不信,我要親到紅菟村去

訪訪就味得｡｣張老頭子説:｢相公休不信,戟

同我去｡｣呂何説:｢今 日遅了,明日去罷｡司馬

玄那裡等得,立刻叫家人轡馬｡連飯也不喫,

就上馬要走｡張老頭子運要責花,司馬玄催得

梶,就把花担子寄在昌泰街門,空身服着司馬

玄走｡

m]来先到戸家報知這個事,慌得雨個老夫妻

只是巽｡陣後司馬玄下馬,四下訪問,大家都

是這様講｡司馬玄見是真,就軟倣一国,半歩

也走不動｡不消一個時辰,村裡人都知道,去

到戸家来看｡デ老頭子請了司馬玄到家,説道:

｢相公前日親日坐在瑞裡頭,忘広舎頼得?｣司

馬玄説:｢我那裡有来?定被別人僻的了｡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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戸老官道:｢相公既不曾来,這首催粧詩,明明

相公坐在輯中窯的,難道也是個的?｣司馬玄

道:｢催粧詩在那裡?｣戸老官道:｢現貼在壁上

哩｡｣司馬玄道:｢可車乗我看｡｣

戸老官道:｢女鬼線是相公聖去｡就進去看也

無妨｡｣遂領了司馬玄到渓古軒来,只見那催

粧詩果貼在壁上｡司馬玄Ii*7-遍,心下慌道

｢這段姻線無望了!此事若是純棟姉人盗聖,

或音声存畑才女,不肯相従,必定通露消息,逮

好追尋｡体看催粧之詩,俊雅風流,勝我百倍,

且百両相迎,自然貴介,符姻呈不遠心,忘肯復

為我妻生動念?這段姻縁書付之春夢臭!｣

就起身要回来,因出門遅,到此留懸,天色晩了,

戸老官就留他過夜｡

司馬玄黄昏無事,在渓古軒中興無夢閣上組

尋他遺綜去跡,就是一花一章,片紙隻字,無不

香地幽伯,落人心魂,動人想象｡司馬玄此時

意乱,那能就枕?欲知華美何如,

且聴下回分解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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デ老頭子説:｢相公既然没有来,這首催粒的

請,明明相公坐在璃裡頭窯的,難道也是偶的

不成?｣司馬玄説:｢催粧的詩在那裡?｣声~老頭

子説:｢現貼在壁上｡｣司馬玄説:｢舎来我看｡｣

戸老頭子説:｢女児捷是相公聖去｡就進去看

也無妨｡｣就帯了司馬玄到渓古軒来,只見一

首催粧的詩｡果然貼在壁上｡司馬玄謙了一遍,

心理頭慌説:｢這段姻縁,没有指望了!這個事

情,定是好人個我名字愉畢去了,或者声符煙

是有才的女子,不肯相従,定然有個消息｡運

可尋得｡体看催粧的詩,倣得十分風流,好我

百倍,又有邦枝的迎接,自然高貴,符煙自然快

請,忘肯念我呪?這段因績断断没有指望り就

起身要m]去,因那天出門来得遅了,到這裡講

話好久,天色晩了,戸老頭子就留他過夜｡

司馬玄黄昏無事,在渓古軒裡頭菅無夢閣上,

細細尋他那些詩詞歌賦,就是一花一章,片紙

隻字,没有一件不好虚｡司馬玄這個時候,演

心愁問,那裡昏睡得｡作詩一首説:

燕去棲空事妙荘 尋思従倍遍廻廊

芳香依旧人何在 不必猿聞也断腸7

不知司馬玄畢相思責何如,且祈下面分解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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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回

大師公善戯漣難乗龍

探花郎苦推求款跨鳳

詞日

芙蓉続編窯兼枕,前程一片佳如錦｡無計得

乗龍,相音速夢中｡排個空反側,一室愁琴

鼠 到得両宜家,方添錦上花｡

却説司馬玄相思了一夜,到次早軒別了戸

老官夫妻.回街輿呂何商議,要出紙筆各虚追

求｡呂村道:｢此人既有這等作用盗撃而去,自

是富貴人家,呈無金屋醸克,那能漏池?若出

紙筆,不但無用,反昭人耳,自侍輿華老知道,

只伯己失者不可復得,而鵜得者反又失兵,吾

兄不可不思｡｣司馬玄想7-普,黙然無語｡呂

村道:｢以小弟愚見,春間近臭,莫若待兄看花

之後,先成了華老師之姻,再細細捜求,亦未為

遅｡｣司馬玄無可奈何,只得依允｡

過了些時,春闇御筆親鮎探花,十分栄耀｡呂

珂見他中了,方練放下-椿心事｡司馬玄也不

等公務棉暇,就央呂珂輿華叙説親｡呂珂突通

｢這不消仁兄吻附,想也再遅不得了｡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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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阿

大師公善戯譜難乗龍

探花郎苦推求歓跨鳳

詞日

芙蓉続栴窯兼枕,前程一片佳如錦｡無計得

乗龍,相看還夢中｡排掴空反側,一室愁琴

志到得両宜家方添錦上花｡

話説司馬玄相思了一夜,到第二天早起軒

別了デ老頭子夫妻｡[印去衝門,膏呂珂商議,

要出紙筆莞摸,各虚招尋.呂珂説:｢這個人既

有這等作用愉聖去,定是言責人家,那裡没有

大房子尭他鴨?若君撰文,外頭招揺不便,

博絵筆大師知道,反要怪休暇,不好出,不好

出｡｣司馬玄想7-普,献黙没有話説｡呂珂説

｢小弟愚見,如今曹試近了,不如等体中了,先

成了華大師女児親事,然後再細細杢訪,也不

遅｡｣司馬玄没奈何｡只得度承了｡

過了些時,曹試御筆親鮎探花,十分柴躍｡

呂相見他中7,方,#放下心来｡司馬玄也等不

得閑,就央托呂村営華敷説親｡呂珂咲説:

｢這不消仰吻附,如今想来也遅不得｡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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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検個好日子,穿了吉服,用大紅名帖恭恭

敬敬未見華蘇｡草薮接見道:｢果実為何今 日

如此鄭重?｣呂村道:｢非為別事,就是赦友司

馬玄向日寮老師許結締藻,原約春闇得意便

可乗龍｡司馬玄今幸探花仙府,不負老師圭抜,

特漁門生敬報斧何,以完前議｡故門生薫沫以

請,敢求老師金諾｡｣華轍道:｢此言前固有之,

但怪司馬玄負盟己姫戸氏｡老夫幾欲要言,因

果契作伐,不好多言｡今以一第之柴,又煩果

実,真非要以小星之義美落小女鹿?｣呂相見

説出戸氏,打着心病｡又見華老詞色巌属,負

得満腹通紅,坐立不安,連連離席打恭道:｢声

氏之説,係一時靴侍,並無走跡｡司馬玄自従

老師有約,至今尚在門生虎猫自下桟,可間而

知｡若中練有人而再作此岡想,則不猫司馬玄

有罪,門生亦不得謝過臭｡｣華蘇道:｢此事既

無霊跡,老夫也不苦苦追求,但有此一番詑博,

則老夫信此靴侍,洛中女又許他人,這也怪不

得老夫失信了｡｣呂村道:｢老師台鼎門楯,呈

患無人撃仰!但以師妹仙才,無非欲選奇才以

藷佳偶｡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就検個好 日子,穿了衣裳,用個大紅名帖恭

恭敬敬来見華薮｡華森接着説:｢仰今 日忘広

這棟珍重?｣呂珂説:｢不為別事,就是那司馬

玄富日豪老師選他倣女婿,原許他中了終成

親｡司馬玄如今中了探花,托我来説,敢求大

師鷹承了罷｡｣

華轍説:｢這個話我也講過了,我怪司馬玄他

忘広又定ダ家的女児｡我多早要説,因是仰倣

煤,我不好講出｡他如今終中個探花.就煩労

体来説這個親事広?｣呂相見説出デ氏打着他

的心事｡又見華大師臆色不同,急得他満腹通

紅,坐也不安,祐也不定,速達離位打恭説:｢ヂ~

家的事,是一時乱侍,並没有一鮎責描｡司馬

玄自従大師有約,到如今還在門生家問他就

暁得｡若是聖7,又来妄想,不猫司馬玄有罪,

就是我也不得無罪｡｣華蘇説:｢這個事,既没

有事蝶,我也不怪他,線是這一首乱侍,我信他

把女児又許絵別人,這也怪不得我失信了.｣

呂珂説:｢老師堂堂相府,遥拝女婿何伯没有

人!師妹乃是仙才,要棟個有才的人相配｡

142



原Fり木 『人中申jL

況司馬玄之才己寮青眼,今又走馬春風,恐一

時無両｡老師奈何因一言之誤,而舎長就短,

無乃過傷於激耶?｣

華森突通:｢以天地之大,呈狩生司馬一才,果

実何見之中也!｣呂河道:｢嬢老師台諭,則新選

東床過於司馬兵｡｣

華森道:｢難未必過,亦禾必不及｡果実異日日

富知之,老夫蔦能謬誇｡｣呂珂不敢再言,只得

諾諾而退｡

回到街中,細細説輿司馬玄,不勝悔恨道:

｢ヂ一家之事,我向日就不願仁兄為之,兄執意

却行,小弟又不敢連軸｡今 日雨美倶失,為之

奈何?｣司馬玄道:｢此難小弟妄動,但以再婚

之才,而両番侶和,弟錐木石,蔦能忽然?再不

料華老之盟,又有此嬰｡｣二人献封半的,司馬

玄又説道:｢姻緑不成,這也罷了,但所選之人,

其才何等奇抜?私心尚有不服｡｣呂河道:｢這

不難,我明日請輿一較,看他何如｡｣司馬玄道:

｢如此便好｡｣呂珂到次 日,果又未見華森,読

道:｢赦友司馬玄蒙老師理論,自席避含,但聞

新婿高才,願一領教,不識老師肯賜一見

杏?｣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況且司馬玄約才,現今考過如今又中了探花,

恐伯一時没有這個人｡老師忘広折別人的話,

就把師妹許絵別人眠?老師太過激了｡｣

華森咲説:｢天地之大,難道寡生司馬玄一個

人不成,体忘広見識這様浅呪?｣呂珂説:｢塘

老師来説,新招的女婿｡好過司馬玄了｡｣華敷

読:｢難是没有過他,也未必不及於他｡体明日

自然暁得,我也不敢誇他.｣呂珂不敢再説,只

得拝辞m]去｡田】到街門,細細説絵司馬玄,不

勝懐悔説:

｢ヂ一家的事,我富日就不願体倣,体要倣,我又

不敢遣物｡今 日雨下耽侯,忘広好嘱?｣司馬玄

読:｢這個社是乱倣,那符煙的才,菅我倣詩侶

和,我難是没幹的人忘広肯拾得?再不想華老

師這様改変｡｣両個人坐7-台,司馬玄又説

道二｢姻縁不成,這也罷了,他那新選的女婿,文

才不暁得何如?我心上不服｡｣呂珂説:｢這個

不難,我明日請他来考考,看他何如.｣司馬玄

読:｢這横更好｡｣呂珂到第二天,来見華巌説

道:｢那司馬玄蒙老師的話退去了,祈見新女

婿商才,願領教,不暁得老師肯不肯?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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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刊本 『人中画』

華激突道:｢想是司馬兄疑我為虚言,責無其

人,若不一合,便道我峻拒不情｡也罷!就合一

合也不妨｡但須講過,此生賦集素弱,働於言

語康酬,止可一揖,就要垂簾分坐｡｣呂村道:

｢只求一面,至於各席,自従其便,悉聴老師之

命｡｣華簸道:｢既是這等説,不須遅延,就明日

書房革酌,屈賢契輿司馬兄早臨｡｣呂何親書,

康諾帯出｡回衝輿司馬玄説知,大家等候不

題｡

却説華轍進内,輿二小姐商議道:｢司馬玄

被我在呂珂面前説道男有佳増,美落了幾旬,

他念念不服,今日又央呂拘束要輿新増較才｡

我待説明就理,揮了吉日,鵜仰二人同嫁輿他,

完了一椿美事｡但他新中探花,侍才衿美,責

苦無人,真若再叫存姻扮倣新増,再遊戯一切,

使他心折,那時綾不敢軽視我宰相門楯｡｣

華小娘笑道:｢才人風流釣事無所不可,但妹

妹婿柔女子,雑粉男粧,亦不好輿他二人相封

盤桓｡｣華漁連.'｢我己言過,只一揖就分簾隔

坐｡｣二小娘同魔道:｢如此方好｡｣華森-面吟

附明日備酒,又吻附前箇一席,後箇垂簾,又設

一席｡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華敷咲説:｢想是司馬玄疑我窮他,若不給体

相見,体就説我没情｡也罷｡就合一曽也不妨｡

我膏休講過,這個人性子愛静,不愛講話,育休

倣個損,就要掛起簾子分開坐｡｣呂珂説:｢只

要求見一面,坐位隣人之便｡｣華寂説二｢既是

這等講,不要遅延,就是体明日同司馬玄早

来｡｣呂何度承好了,辞了固来｡替司馬玄説知,

大家等候明日来,這段不説｡

再説華轍進裡頭,替両個小娘商議説:｢司

馬玄被我在呂珂面前説道男選個好女婿,読

他幾旬,他心上不服,今 日又央托呂珂来｡要

膏新女婿比才｡我不知説明棟個好日子,将仰

両個人一起嫁給他也完了一件好事｡他是新

中的探花,眼裡没有人,如今再叫符煙扮倣新

女婿,廉廉他好不好,使他心服,那時候縛不敢

看軽我宰相的女婿｡｣華小娘咲説:｢妹妹是個

女人,雑粉倣男粧,也不好曹他両個人封面倣

詩｡｣華蘇説:｢我也講過,寡是倣一個損｡｣就

掛起簾子隔開坐｡｣両個小娘苦慮説:｢這横路

好｡｣華蘇一面吟附明日桝酒,又吻附前頭一

席,後頭掛起簾子,男桝一席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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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刊本 『人中岨

到次日,華寂静帖請呂翰林,司馬探花二人

午刻一叙｡二人開講,到午欣然而来｡華癖迎

入書房,叙坐己定,司馬玄便請新増相見｡華

轍道:｢昨己告過,此生畏飲,兼且不耐煩劇,容

杯茸少伸,富令拝謁｡｣

須央三人就席,酎飲多時,司馬玄告止｡華蘇

一面令人撤去,一面叫請新女婿出来｡不多時,

許多家人,侍妾擁着一位少年書生,顧崩而来,

司馬玄奥呂珂定晴一看,正是,

望去一礼秋水,行来両袖春梱,雪膚壌貌宛然

仙｡真言花見笑,燕子也争懐｡

那新増走進書房,譲呂何,司馬玄居左,只窮身

一揖,也不出半言,即退人後箇簾内而坐｡

司馬玄看見新婿風流年少,楚楚可人,牌他初

来詣考一片硫斡不服之気,先消了八九｡暗想

道:｢有此佳増,何能及我?｣

因目視呂何,欲起身帯出｡

華叡留下道:｢既寮光臨,遠要求教｡｣

説不了,早己雨副筆硯詩集侯侯的端端正正,

一副送在司馬玄席前,一副送入簾内｡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到第二天,華森沓帖子去請呂翰林,司馬稼

花両個人｡上午来坐坐.両個人折見来請,他

到上午就来｡筆耕請進書房,大家坐定 了,司

馬玄就請新女婿相見｡華叙説:｢昨日講過,這

個人不舎吃酒,又不愛講話,我m喫幾杯酒｡

我自然叫他出来相見｡｣三個人坐位喫酒好久

了,司馬玄説｡就好了,筆耕-面叫人撤去酒

席,一面叫請新女婿出来｡没有多久,好多家

人Y頭娘着一位少年的新女婿出来,司馬支

背呂珂定着眼晴一看,正是,

望去一礼秋水,行来両袖香煙,雪膚塊貌宛然

仙｡真言花見笑,燕子也事懐｡

那新女婿走進書房来,譲呂村,司馬玄坐大位,

就倣一個損,也不講半句話,就退進後寮簾裡

頭去｡司馬玄看見新女婿風流年少,真真愛人,

把他起頭来要考他的念頭清心不服的束,都

消去八九分了｡暗暗想説:｢這様女婿那有不

如我之虞?｣就把眼晴看呂何,要起身辞他出

去｡華蘇留他説:｢既来之,則安之,運要求教｡｣

説没有完,早早両副筆硯裏紙伺候的端端正

正,一副送在司馬玄席上,一副送進簾裡頭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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蝉刊本 『人中厘乱

筆轍封呂翰林説道:｢論起来,小靖後生中子,

忘好輿翰苑名公争衡文墨?但援引後進,責是

詞塘美事,故令他緬顔請教,老夫輿近思亦可

乗鞍其盛｡｣呂河道:｢蜜苑争襲,古今盛事,老

師有命於蒼兄,不妨捉筆｡但不知運是何人命

題?｣司馬玄此時己心折気短,不欲作鉦鹿之

盟,然既己到此,只得姑筆説道:｢晩生過時梅

蕊,票敢輿桃李争春?既承台命,勉強寓意,以

博一笑也不消命題了｡｣因窯道,

今日朝天沸御畑 昨宵錦院撤金蓮｡

如何樫尺天台路 一片雲横不許前｡

後窯｢司馬玄有感漫題索和｡｣窯完送輿華蘇

道:｢偶爾感懐,詞多過激,老大師勿罪!J筆耕

看7,構箕不己｡心下想道:｢我一時高興,俺着

符畑有才,指望和一妙詩,壁倒司馬玄,誰知司

馬玄才高著此,却教存姻如何又能出奇?偽和

親不住,未免倒自取其笑｡｣

然事己到此,無能改言｡賞玩畢,只得叫人送

入簾内｡詩難送入,心下只是髄鶴突突｡運未

半蓋茶時候,早己送出詩来,放在席上｡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華勅封呂翰林説道:｢論起来,小婿生的人,忘

広好膏件名公的人｡考試文才呪?｣呂珂説:

｢考試文才,這是個好事,既是老師叫我m倣

請,子蒼不妨舎筆｡不知通運是什広題目?｣司

馬玄這個時候早早心裡頭部服了,不変倣這

個好夕的想頭,如今到這裡,只得枯筆説道:

｢我是没才的人,不敢育休商才的入来比｡如

今承体叫我倣詩,窯幾句栂話,仰㈹不要見笑

不消題目｡｣就蔦説,

今日朝天排御煙 昨宵錦院撒金蓮｡

如何RA尺天台路 一片雲横不許前｡

｢萄人司馬玄有感漫題索和｣司馬玄票完,送

絵華赦説:｢偶然感懐,話多過激,老大師不要

見罪!J華寂看了,稀賛不乱 心裡頭想説:｢我

一時高興,借着戸符煙有才,指望和一首好詩,

壁倒司馬玄,那裡暁得司馬玄才高這様的,デ

符煙忘広告和得眠?若是和韻不好,到是自家

不好看相｡｣事到如今｡没法慮置｡只得満室他

好｡就叫人逆進簾裡頭去,錐然送進去,心裡

頭線是跳｡還没有半杯茶久,就送出詩来,放

在席上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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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下り本 『人中画』

大家相争而看,只見上鴬道:

河洲得業 己無梱, 又想華峰頂上蓮｡

玉蕊現姿磨不少, 安能義到探花前｡

後窯｢伊無人有感漫題奉和.｣華森看見詩意

字字顧打司馬,書出望外,又不好自賛,只是撚

着幾根白老欣欣而笑O呂何初看見司馬之詩,

満心快悼,以為定不能膚和,及見了和詩,蕉得

唖口無言,只是頭唯噴｡司馬玄在寮上着了,

又舎在手中細看,責看呆了,如木人一般,半的

無語｡華蘇見司馬玄如此光景,不発失笑道:

｢探花看詩)TL吟,莫非嫌他詩他太唐突度?｣

司馬玄見聞,方飲容書道,晩生忘散り

華寂道:｢既不嫌唐突,為何)TL吟不語?｣

司馬玄道:｢令婿佳章詞微意椀,字字中晩生

之醸,謙之有蝿,故不禁献黙感傷耳｡｣

華寂道:｢原来如此!吾聞詩可以興,可以怨,此

詩既能感動探花,則此子之才亦有可観,畢生

不鳥過誇臭｡｣因吻附家人道:｢新相公不耐久

坐,可請便罷｡｣家人侍語,那新人早従簾内走

出一挟,責任着許多家人,侍妾入内去了｡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大家相争来看,只見上窯着説:

河洲芹粟己無煙, 又想華峰頂上蓮｡

玉正規姿鷹不少, 安能義到探花前｡

｢責花隣伊無人有感漫題奉和｣筆耕看見詩意

字宇宙打司馬玄,書出望外,又不好日家柄賛,

只是将着幾根白髭窺線是咲.呂何頭裡看見

司馬玄的詩,清心快活,富是他和不出来,到看

見了他的和詩,嚇得他唖口無言,只是鮎頭唯

噴｡司馬玄在寮上看了,又舎在手裡細看,蓑

看猷了,就像木頭的人一般,半天没有話講｡

華寂見司馬玄這様光景,不発咲説:｢探花看

詩這様,敢是這首詩倣得不好広?｣司馬玄見

他来間,経書磨説:｢不敢｡｣華轍説:｢仰既不嫌,

忘広在那裡吟唖都不講話眠?｣司馬玄説:｢体

女婿的詩意思深遠,字字有意｡我讃了不勝感

傷｡｣華叙説:｢原来這様｡我女婿的才,也選好

些,不是誇奨他了｡｣

吟附家人説:｢新相公不耐煩久坐,可請債

罷｡｣家人侍去,那新人早早従簾裡頭走出来

一挟,随着那些家人､｢頭,進裡頭去了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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昼刊本 『人中画』ー

司馬玄看見少年美貌,窯作風流,己日清心

気苦,今又珠園翠繰,己為入幕之喪,更里寓分

難堪,又不敢現於詞色,只是痴痴献坐｡須央

換席,又送上酒来,司馬玄勉強而飲,只是不

款｡

華森道:｢探花極高懐,今鳥何作此不楽之態?

胸中相席有故,不妨明言,畢生或可為探花解

菱｡｣司馬玄道:｢事己不語,晩生不妨直説｡晩

生錐誘劣,両性簾閏倫,指望博一桃天之子以

楽開唯,故隻身入京,作四海求風之想｡幸以

一言之合,蒙老大師許以好運,可謂平生之

願遂臭｡不意反側三年,而雀空巣鳩奪,能無

快快?｣華森道:｢此乃撃生得罪,且不必言｡只

説長安之大,量再無一人以富探花之意?｣司

馬玄道二｢晩生寅不相席,此事想老大師亦己

風聞｡晩生貴官因買花訪得一才女,姓声名符

畑,英人未見,其才塞紡排老大師閏中之秀｡

晩生既寮老大師許盟,本不該他求,因想才難,

自吉敷之,況関秀之才又難之難者,恐標梅有

味,失身村野,故越連行権,先島聴定｡｣

琉球抄本 『人中画』

司馬玄看見這少年生得好,詩字又風流,自

家就有些漸悦的意思,又見這些家人＼｢頭,醍

着他倣上門女婿｡更有個寓分不堪的意思,又

不敢説,又不敢変脆,只是猷獣的坐着｡-鮎

就換席了,有送上酒来,司馬玄勉強喫酒,線是

不歓喜｡華森説:｢探花是個爽快的人,今日為

什広縁故,倣這個不快活的形状?心裡頭想必

有縁故,不妨明説,我或者可育休鮮菱｡｣司馬

玄説:｢如今是不成了,我不妨直説｡我雑然没

辛,生平愛一個生得好的女人｡我軍身釆京査

訪,蒙老大師女児許我｡是我三生有幸了,不

想被人里去｡我心裡忘広舎快活眠?｣華森説:

｢這個是我得罪了,也不必説｡只説長安裡頭,

難道都没有一十人合体探花的責?｣司馬玄説

｢我妻不敵相稀,這件事情老大師想必知道｡

我富目貫花訪得-個女才子姓デ,名符煙,人

我没有看見,他的才責替老大師的女鬼都是

一様｡蒙老大師許我,本不該又定別人,因想

才是最難的,女人的才又是難的,恐伯他嫁給

村夫的人,呈不俣了他終身広?我愛他的才,

故此越淫行権,又定他了｡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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掠刊本 『人中画』

華森道:｢既碑了,為何不整?｣司馬玄道:｢噴不

可待而不待,故日行権,聖而可待而不待,則鳥

越乱 晩生指望春蘭僚偉,先完老大師之盟,

而次第及之,庶幾両全｡誰知嬰生不測,符姻

己鳥大力強暴負之而去,如明月遭花兵｡及晩

生望到而今甫能一第,而老大師又惑於聞風

以為晩生薄倖,而赤縄他繋｡使晩生進既不能

吹奏主之帯,退又不能載渓紗之伴,両美倶失,

而隻身如故,傍復自失,非敢於大人前作不楽

態也｡通徹伊兄佳駒,所謂｢符無畑｣､｢峯頂

蓮｣,字字責傷我心故耳｡｣説罷,詞色気凄,鶴

於下涙｡華轍道:｢探花所説碑而不要,欲先待

小女完梱,這是探花一片好心,而畢生誤認之

罪也｡畢生之罪,容富再話｡且説戸符畑,探花

曾知綜跡否?｣

司馬玄道:｢倍大長安,朱門無限,何虚去尋消

問息?｣

華森道:｢探花難未曾訪,我畢生到育休探花

訪得有些消息在此.小女既矢車巾櫛,我畢生

追求デ存畑以謝過,不識探花之意以為何

如?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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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蘇説:｢既聴 了他,為何不聖他眠?｣司馬玄

説:｢這個聴彊原不要等個時候,偏要等個時

候,叫倣行樺,聖親原要等個日子,偏不等個日

千,叫倣越乱 我指望舎試中了.先完老大師

女児親事,陣後再聖,緒為両全｡那裡暁得一

時改変,戸符煙責絵強暴的人倫聖去,就像明

珠暗投一様｡我想到如今維中個探花,老大師

祈見外人乱講,富是我是薄倖的人,叫我進不

得能敬育休女児成親｡退又不曹成就ダー符煙

的親事,両下耽侯,募是我一個人,剛終看那

伊無人的詩句,説道｢符無煙｣､｢峯頂蓮｣,辛

字有傷我心故此心上不快活,不散在大人面

前倣這↑形状｡｣説完,就像要吊下眼涙一般｡

華轍説:｢探花所説聴而不要,要先等小女完

親之後,這是探花一片的好心,這是我不着

了｡説那デ符煙,探花暁得他的下落広?｣司馬

玄説:｢這裡地方狼大,人家又多,那裡去問消

息眠?｣華療説:｢探花仰没有去杢訪,我到曹

体訪有些消息在這樫,我女児没有配給体｡我

到替体尋着戸符煙,将功謝罪,不暁得探花的

意思,好不好眠?｣

149



原刊本 『人中画』

司馬玄道:｢此固老大師天地之垂仁,但晩生

既己両致其情,定富両全其約,得則隻得,失則

隻失｡若失一不悲,得一則喜,則前島負心,後

為苛合臭｡況晩生賦命涼薄,似輿婚好無縁,

行鵜請告以錦,偶祥山水,再不徒向朱門寛旬

臭｡｣

華蘇聴7,因封呂何説道:｢探花説,得則隻

得,失則隻失,若小女不語,並行姻亦不復望,

則是島中女一人,到誤了探花終身了｡這等看

起来,探花事事皆有情有義,到是我畢生多疑,

有始無終了,却志度虚?近思体有甚計較磨?｣

呂村道:｢事在両難,門生亦無計鞍,遠望老師

用情｡｣華激突道:｢要我用情,除非原牌小女

嫁輿探花方妙｡｣呂村道:｢如此固妙,但老師

置新増於何地?｣華蘇突通:

｢這也不難,就鵜新増改換女粧,充倣存畑,同

嫁輿探花,仰道何如?｣説罷,吟吟大笑｡呂珂

輿司馬玄聴了,倶各大鴬大書道:｢老大師心

深妙用,遊戯出之,門生輩愚案,何能仰測?尚

望老大師明明見教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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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馬玄説:｢這↑是老大師天地的心了,我富

日両下都是右心的,今日定要両全終好,得要

一起都得,失要一起都失,若是失吊一十不悲

倭,得了一十就歓喜,這是前頭負心,後頭苛合

的人了｡我命不好,曹婚姻無縁,我m]去罷了,

去遊玩山水,従今以後再不敢尋訪佳人才子

了.｣

華蘇祈了,封呂可説道:｢探花説,得要一起

得,失要一起失,若是我女児不成,那符煙他也

不要,是為我女児一十人,到俣了探花的終

身｡這等看起来,探花事情都是有情有意的,

到是我多心有始無終了,忘広好眠?近思体有

什広計較?｣呂珂説:｢事在両難,我也浸有計

戟,遠望老師主意｡｣華轍説:｢要我主貴,只把

我女児嫁給探花縛好｡｣呂珂説:｢這様更好,

如今老師那新女婿忘広様的眠?｣華蘇笑説:

｢這也不難,就把新女婿改倣女粧,充倣符煙,

嫁絵探花,体説好不好?｣説完｡吟鳴大笑｡呂

阿智司馬玄折了,就大業大書説:｢老大師用

心深妙,我m愚丑,想不到｡求老師明明教我!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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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掛道:｢要撃生明説也不難,探花輿近思須

要開懐痛飲,飲得半鮒,方好作遊戯之客,談遊

戯之事｡若是半盃不飲,愁眉相封,我畢生説

也無興｡｣

此時司馬玄見説話有因,不発神情喜静,伏

席懇請道:｢晩生此隙寸腸如裂,難玉液不能

下咽,老大師悩有一線機縁,見教分明,則晩生

願以此身作漏后可也｡｣華療笑道:｢既是這等,

探花輿近思試清一清,仲通声符姻是誰人聾

了?｣司馬玄道:｢如何清得着?｣華蘇道:｢就是

小女聖了｡｣司馬玄笑道:｢老大師取笑,志度

令愛竪他?｣筆耕道:｢探花不要笑,且説小女

許輿何人?｣司馬玄道:｢自然是方練相合的伊

兄了｡｣華顛道:｢那裡甚磨伊兄,小女許的就

是デ符梱!J司馬玄輿呂相同説道:r老大師遊

戯入干三昧,一時難解,使人求敏之心愈急｡｣

華森突通:｢畢生這等説,探花又不解,畢生邦

等説,近思又不解｡如今没奈何,只得要塞説

了｡畢生待罪春卿,遭義自我而出,小女既許

嫁探花,罵有負盟之事!只因探花納聴符畑,翠

生因輿小女商量,以為探花愛才甚切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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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叡説:｢要我説明也不難,探花曹近思大家

要吃酒,吃得有鮎酔,維好講這個事｡若是半

杯不吃,愁眉相封,我講也没有興頭｡｣

司馬玄見講話有因,不覚精神書気, 在席

上講説:｢我肝腸都裂,就有好東西也吃不下

口,老大師若是有-鮎的線法,曽我講,我就死

也甘願7｡｣華轍笑説:｢既是這等,探花菅近

思両個人試清一清,体説デ符煙是那十人聖

了?｣司馬玄説:｢那裡清得着?｣華蘇説:｢這是

我女児聖了｡｣司馬玄咲説:｢老大師又来取咲,

忘広体女児聖他?｣筆耕説:｢探花不要咲,価

説我女児許絵甚広人?｣司馬玄説:｢方緒那相

合的就是｡｣華厳咲説:｢那裡甚広相合的,

我女児許的就是戸符煙｡｣司馬玄膏呂何,大

家説道:｢老大師講話其責難群,叫人求教的

心越急了｡｣華療咲説:｢我這様講,探花還不

暁得,我邦枝説,近思又不知道｡如今没奈何,

我講明罷了｡我倣春卿之監 護義従我行出来

的,我女児既許給探花,那有背約的道理｡只

因体探花送聴芹煙,我曽我女児商量説,探花

愛才的心緊切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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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花既聴存畑,則存姻之才必有過於小女者｡

小女初心不服,意欲輿之一較,而不能致之以

来,故寓不得己而行権,洛中女改扮男粧,偲充

探花撃之以錦,呈非行畑是小女聖了?｣司馬

玄輿呂珂聴了,不発大笑道:｢老大師輿令愛

小娘這等遊戯,真是文人駒事倶占義兵!且請

問戸芹姻聖来輿令愛小姐相得否?｣華轍道:

｢小女催粧一詩,符姻心酔,符姻合電一詩,小

女心服｡二女彼此憐才,己結為姉妹,以待探

花｡｣呂村道:｢老師輿師妹既有此一段盛意,

老師為何又有新婿之選?｣

華轍道:｢畢生只道探花既聴存畑,定忘小女,

故群小女別字,蓋故以此留難探花,消其不告

而堅之罪耳｡｣

呂村道:｢這等看来,都是老師作用｡但不知老

師輿何虚寛此少年才即,仮充新婿,其才其美

真可典子蒼並笹｡｣

華森突通:｢因無慮可寛,只得就歓待姻女扮

男粧,慣充新婚｡畢生所以説小女許的就是声

符畑｡｣司馬玄輿呂珂聴了詳細,不発手舞足

解,款笑不己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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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花既碑了符煙.可見得煙的才走然好過我

女児,我女児起頭不服.意思要替地比比才筆.

忘広舎叫得他来呪?没奈何将我女児改扮男

粧,侭儲探花,聖他m]来,這不是声符煙是我女

児聖了?｣司馬玄替呂何桁了,不覚大笑説:

｢老大師替休女児這様行事,真真人不知道｡

請問符煙聖来替仰女児都欄得好広?｣華叙説

｢我女児催粧一首詩,符煙就動心了,符煙交

杯一首詩,我女児就心服了｡両十人大家愛才,

就結倣姉妹,在那裡等探花来聖｡｣呂珂説:

｢老師曹師妹既有這一段好意,老師為何有棟

有新女婿眠?｣華叙説:｢我説探花既聴符煙,

定舎忘記我女児,故此倣這↑圏套来,看仰是

忘広様的,終消得体富日不告訴我,不要到別

人的罪｡｣呂珂説:｢這等看来､都是老師的用

心｡不知道老師在那地方尋這個少年的才即,

偶倣新女婿,又有才又生得好,真真難得｡｣

華蘇咲説:｢因没有地方去尋,只得把持煙改

扮男粧,慣倣新女婿｡我講女児許的,就是戸

符煙｡｣司馬玄曹呂何桁了仔細,不覚的歓喜,

大笑起来｡

152



原刊本 『人中画』

司馬玄因想道:｢原来就是再婚,我説天地間

那有這等少年才美書生｡｣因封呂何説道:

｢不是小弟在仁兄面前誇口,就是杏苑英雄三

冒,我司馬玄視無人尚自揚場得意｡今日在老

大師門楯之下,為此金屋二婿比美,美不如,戟

才,才不及｡短壷我司馬玄之晃,低壷我司馬

玄之眉兵.｣呂珂突通丁仁兄美佳小弟犯諒,

小弟代仁兄再嬢一語,異日鋼雀春深,二喬相

並,只相通要享轟司馬玄之福.｣大家鼓掌稀

快,款飲多時,方績謝別｡

次日,呂何重申盟約,拝日行碑,又拝日成

婚｡此時司馬玄己運新第,於後塵雨it,設雨

間臥房｡到7正目,-iI是探花聖親,

-it是宰相嫁女,又是翰林為煤,来往其間,真

非是百両盈門,説不義那笠帯鼓楽之盛｡

聖了過来,司馬玄見華峰蓮,声再婚二小姐如

毛婿,酉子,二小娘見司馬玄風流年少,知子建,

清安,彼此愛慕｡到了花朝月夕,間中駒事無

所不為,不滅河洲之唯烏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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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馬玄因想説:｢原来就是符煙,我講天地間

那有這様少年又有才,又生得好的人｡｣封呂

何説道:｢不是我在体面前誇口,就是金堂殿

上那英雄三百,也不在我司馬玄眼裡｡今日在

老大師門下,鳥這両十人的才美,人家都不知

他,真真申我意｡｣呂珂咲説:｢仰不要怪我説｡

体明日両十美人倣一堆,只相称運要享重体

的福眠｡大家打起掌来咲,吃酒好久,大家終

告辞多謝｡｣

第二天,呂何重新揮十 日子過護,又揮十日

子聖親｡司馬玄這個時候,搬新房子,於後頭

南il,設両欄臥房｡到了那一天,一il是探花

聖親,-iI是宰相嫁女,又是翰林院倣煤,来来

往往,搬送嫁粧,講不義那窒素壌鼓,十分開

熱.聖了過来,司馬玄看見華峯連声芹煙両個

小姐就像毛嬉西子,邦枝生得好｡両個小娘看

見司馬玄風流年少,也像子建浦安,那様生得

好,大家相愛｡到了洞房花燭｡十分恩愛,就像

如魚得水得邦枝快活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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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皆司馬玄一念之仁,含自己之功名,成就呂

珂之夫妻,故天即侶呂何之手,親筆小娘之詩,

作戸符畑之伐,宛ヰ以成其夫婦,呈非蒼天報

施不爽也｡

後索華薮翁増無間,呂珂朋友有終,花老倶

姑其恵｡在京為官敷年,方携二美還郷,輿父

母完果｡可謂千古佳人才子風流配合臭｡故題

目風流配｡有詩為謹｡

七篇文字贈他人 完得他人夫婦倫｡

誰道天心不相負 巧聯二美結姻親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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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↑都是司馬玄一鮎的好心,舎吊自己的功

名,成就呂何的夫妻,上天就借呂何的手,愉華

小娘的詩,倣声符煙的媒,宛璃成就他夫妻,這

不是天的報鷹不差｡

後来華蘇丈人女婿都和気,呂珂朋友結交,

有始有終｡声･老頭子膏那責花老頭子,都受他

m恩裏,在京倣官幾年.終搬蒸着m)軌 膏娘

老子一堆｡侍倣千古佳人才子的好事,風流的

配合｡這一本的故事,叫倣風流配.有詩徴証｡

七篇文字贈他人 完得他人夫婦倫｡

誰知天心不相負 巧賜二美結姻親｡

1原作二,今正｡

2 原作匡,今正｡

3原作憶,今正｡

4 以上十八字,原本開｡

5原本開｡

6原本開｡

7 この詩は原文には載せられていない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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